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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白布下的战友怀念
◎马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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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渠 情 思

南山
◎高亚平

李艳梅人如其名，确实长得漂亮。高挑个儿，
丹凤眼，披肩长发，皮肤白皙，再加上有些狐媚劲
儿，大凡男人见了，都会身体发软，挪不开步。不
过，漂亮女人都有一个毛病，这就是恃宠而骄，李
艳梅也不例外，而且比别的漂亮女人做得还过，
因为，她有资本。这个资本就是她的老爸。

李艳梅的老爸在新疆某部队担任师长，胡世
明当兵时，就是给李艳梅的老爸当秘书。胡世明
是何等精明之人，面前现摆着一个当师长的首
长，他还不可着劲地巴结。按说，胡世明是工作秘
书，生活秘书另有其人，但胡世明很贼，他借着工
作上这一便利条件，有事没事总爱往李师长家
跑，一会儿请示，一会儿汇报，完事之后，就是帮
助生活秘书跑腿买菜，打扫卫生，陪师长喝茶聊
天，时间一久，李师长见这小伙子人机灵，眼中有
活，便逐渐喜欢上了他。胡世明也乐得把自己看
做李师长的家人一般，没明没黑地在其家中泡
着。胡世明起初并没有奢望着能娶上李艳梅，人
家是首长的千金，自己不过只是一名小兵，门不
当，户不对，就是首长选婿挑上一千个人，也未必
能选到他胡世明的头上。但世事难料，那么多高
干子弟向李艳梅求婚，李师长均婉拒，偏偏挑上
了胡世明。李师长有他的理由，高干子弟，要么是
靠父荫，愚蠢无能；要么是纨绔子弟，自己就这一
个独生女儿，嫁过去肯定吃亏。反之，下嫁给一个
贫苦人家的孩子，就无此之虞。夫婿不仅会疼着
宠着，还不会吃亏受欺负，就是当下面子上不好
看，但话说回来，这年头，面子这东西又能值多少
钱。有了把女儿嫁给胡世明的想法，李师长就开
始着力培养起了胡世明，两年一个台阶，两年一
个台阶，等到李师长临离休前，胡世明已升到了
副团职的岗位。李师长风风光光地把女儿嫁了，
然后光荣离休。又过了两年，胡世明也离开了部
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凭着岳父的这层关系，他转
业到地方后，不但职位没有降，而且还升了半格，
由原来的副团摇身一变成了正团职，进了南山市
公安局，担任了城南分局的政委。当然了，胡世明
的妻子李艳梅也随夫转业到了地方，不过，她没
有再工作，而是做起了生意，成了一个地道的生
意人。这是胡世明的意思，当今之世，无钱寸步难
行，与其非法敛财，担惊受怕，还不如放开手脚，
自己动手，做生意挣钱。

李艳梅做的是浴场生意。她所开的浴场叫天
之水浴场，就在城南分局的辖区内。天上之水，洗
涤凡尘，多好的名字，可惜，她做的生意不正规，
除了洗浴外，还有别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名堂。但
话说回来，现在有哪一个能赚钱的生意是没有名
堂的，不是官商勾结，就是违法乱纪，剑走偏锋。
天之水浴场刚开的时候，分局民警不知道这是他
们政委家开的，三天两头到那里去抓卖淫嫖娼，
去抓赌博，今日拎走俩小姐，明日带走四五个打
牌的，顺带再罚些款。不到半年，李艳梅就撑不住
了。民警隔三差五地往浴场跑，去时还开的是警
车，穿的是警服，一来带走一拨，长此以往，还有
哪个客人敢到天之水来消费。不得已，李艳梅不
得不请夫君出面。胡世明一出面，局面倒是控制
住了，再也没有民警敢到天之水去抓嫖抓赌了，
但天之水浴场是政委夫人开的这一信息，也在城
南分局传扬开来。民警私下窃窃私语，怪不得辖
区这么乱，原来连咱们堂堂的政委家里也开了浴
场，这让我们今后如何管？

更让胡世明恼火的是，李艳梅特爱显摆，做事
从来都不知道低调，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政
委夫人似的。平日里外出，家里放着车不开，偏爱
开胡世明的车。胡世明的车是警字牌照，有些特
权，不怕违章，敢闯红灯敢逆行，这些都没有啥大
不了的。因为交警一般见到警字号的车违章，都是
睁只眼，闭只眼，没有人太较真，同行呗，人不亲行
亲。再说了，即就是违章了，被电子警察拍录上了，
公安局内部有规定，也不会做处罚。要命的是，李
艳梅车技不行，动不动就和别人的车发生碰撞、擦
挂。出现事故了要说解决问题也行，偏偏李艳梅脾
气不好，一出事故就和人家吵，遇到温和的，息事
宁人的，一见遇上了狠角色，看看惹不起，吃点亏
自认倒霉也就罢了；遇到火筒脾气的，或者也有些
背景的，针尖对麦芒，这一下就热闹了，非得吵个
天翻地覆不可。这样的争吵常常一月里能碰到好
几次，临末了，都是胡世明出面收拾残局，才得以
了事。但胡世明不是神仙，他也不是事事都能摆
平，这不，两天前李艳梅出的交通事故，就让他大
栽了一次面子，气得他差点吐血。

一想起这事，胡世明至今还恨得咬牙。两天
前，李艳梅闲得无聊，见天气好，又逢仲秋，忽然
来了雅兴，邀了一位生意场上的好朋友，要去南
山看红叶。李艳梅开车出了城，一路上兴奋异常，
她边开车边和朋友聊，在一个岔道口，突然遇到
一个横过马路的老人，她避之不及，将老人刮倒。
按说，刮倒了人，一般情况下，司机都是下车先抢
救伤者，但李艳梅没有这样做，她下车后，先是急
急忙忙地拆掉了前后车牌，然后才过来查看老人
的伤情。一看伤得不重，她给老人扔了三百元钱，
和女友上了车，一轰油门，绝尘而去。李艳梅自觉
做得人不知，鬼不觉，但这事偏偏却被南山晚报
跑街的记者兰波看到了，兰波回到报社，写了一
篇《一警车刮倒路人不忙救人先摘车牌》的新闻
稿，第二天在报上发了。稿件中不但描述了交通
事故的全过程，而且还公开点出了警车车牌号。
这一下事情惹大了，很多市民都知道了一警车刮
倒人逃逸的事，他们纷纷致电报社，要求严查此
事。马跃看了当天的晚报后，大为光火，立即下令
局纪检委严查，看看这辆肇事车究竟是那个单位
的，是谁开的车。一查之下，得知是战友胡世明的
坐骑，他马上给胡世明打电话，问是怎么回事，还
在电话里美美地把胡世明臭骂了一顿。

（未完待续）

离休后，我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
父亲在一块白布上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
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
龄。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
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的语句赠送给他
即将出川抗日的儿子及战友。读着这段气
吞山河的语句，那块洁白无瑕、朴实无华的
白布，让我想起了60多年前在理塘开展民
主改革和平叛工作的点点滴滴。那时，我们
经常下乡，出发时组织上会给每人发一匹
两丈白布，我第一次下乡时也领了一块，虽
然组织上没给我们明确交代这块白布的用
途，但我亲眼看见牺牲战友的遗体都是用
那种白布紧紧包裹着，然后驮在马背上运
回来的。所以一直以来，那块二丈白布，那
些和我出生入死的战友、同志们鲜活的面
容时常出现在我眼前，至今想来仍是那样
的刻骨铭心。

我于 1932 年出生在安徽省芜湖市
的一个姓汪的家庭，当时，由于家中子
女太多无法养活，父母不得不含泪将只
有四个月大的我抱养给一户姓马的人
家，从此，我便在马家开始了我的人生
之旅。在绝大多数人的记忆里，童年是
一首装满欢笑、载满快乐的歌谣。而我
的童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养父养母没
有子女，观念偏执的养父把所有责任推
到养母身上，动不动就恶语相向、拳脚
相加，对我呢，不是不理不睬就是横眉
竖眼，总之，没有父爱的记忆。我的养母
是个老实本分、顺从善良、言语不多的
人，很会体贴人。她用善良的母性无微
不至的关心我、照顾我。后来，养母为了
不让我成天受到惊吓就将我寄放在了
她父母（我外祖父母）身边。受过寒冷的
人，最知道太阳的温暖，挨过饥饿的人，
最能体会小米粥的清香，到了外祖父母
的身边，我才发现人世间还有这么多的
爱可以享受。然而好景不长，外祖父母
相继离世，我又回到养父母身边给养父
当丫鬟。那时，女儿到了十五六岁，父母
就要为其张罗婚事，媒婆也会到各家去
上门提亲。而我当时在养父家的地位很
低，所以一直无人问津。养父也懒得为
我去张罗婚事。虽然当时感到委屈无
助，但现在回想起来却感到万分幸运，
试想若那时养父不那样对我，早早将我
嫁人，哪会有我后来的革命生涯呢。

1949年，我在南京参军，进入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学习，二
野军政大学是三大战役后，我党急需大
量干部尤其是军队需要大批军政干部这
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一所军事院校。
1950 年，和我一起参加二野军政大学的
学员除一小部分人去了炮兵学校继续留
在部队外，其余都转业到西南军政委员
会下属各单位，我被转业到西南军政委
员会下属西南民族委员会，1951年，我先
在西南民族学院进行了一年的文化知识
学习，1952 年从西南民族学院毕业后就

被分配到甘孜州工作，随后于 1957 年被
下派到理塘县参加民改平叛工作。

我刚到理塘时被分配到县委办公室工
作，主要负责收集各区乡的情报向县委领
导汇报，又将县委领导的指示传达到各区
乡。那是1958年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处
理日常事务，县委领导让我们放下手中的
工作去接人，我们立即放下工作出发，紧紧
跟在领导身后，一颗忐忑的心始终漂浮不
定，是谁生病了或受伤了......不知不觉中，
我们走进了医院的太平间，我们要接的人
已经用一块白布紧紧的包着静静的躺在那
里，是下坝工作队的卜瑞祥同志，他在执行
任务途中遭遇叛匪而牺牲，将生命永远的
定格在了23岁，想起昔日活蹦乱跳的战友
如今静静的躺在地上，很多人都抑制不住
悲痛，放声大哭起来。

从此，我和县委办公室的其他同志们
最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去乡上接人”。然
而，越是怕的东西有时越要来，卜瑞祥同志
牺牲后不久的一天，县委领导找到我们几
个女同志，沉重的说：“上君坝工作队队长
马玉根同志今天在嘎乌龙巴沟开展工作时
牺牲了，你们几个女同志今天就不跟我们
去接他了，你们的任务是做好他家属的思
想开导工作。”马玉根同志的妻子名叫曲
珍，是理塘人，平时非常乐观。接到通知来
县委时，曲珍全然不知她丈夫牺牲的消息，
是唱着歌来的。曲珍走进来后，我紧张得心
都仿佛要跳到嗓子眼，说实话，我当时真的
不知道怎样告诉她，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已
经与她阴阳相隔……当我们含着泪把马玉
根同志牺牲的消息告诉她时，曲珍伤伤心
心的哭了一场。我们对曲珍说了许许多多
安慰的话。晚上回去后，我也躲在被窝里伤
心的哭了一场。

我们赶跑了万恶的帝国主义，打败了
反动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而
就在这千载难遇的好年头里，可恶的部分
反动土司头人等却公然发动武装叛乱，破
坏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让本该蒸蒸日
上的社会事业不得不放慢发展步伐，让无
数本该尽情绽放的年轻之花嘎然凋谢。我
当即下定决心：决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与期
望，一定要好好工作，继续完成战友未尽的
事业，与叛乱分子斗争到底。

说干就干，我每天拼命工作，积极
主动接受任务。由于我平时表现良好，
1959 年，我被派到上君坝工作队若西工
作组工作，临走时我也领到了一块两丈
白布。我们组长叫张元荣，内地口音，是
理塘县下坝的上门女婿。我到君坝后，
心想这下可以面对面的和叛匪作斗争，

可以亲眼看见他们被消灭，心里甭提多
激动了。然而革命工作是有分工的，组
织上一直让我担任区文书，主要负责区
机关运转，但我没一句怨言，把工作干
得井井有条。

在君坝工作期间，给我留下刻骨铭
心记忆的莫过于叛匪格沙马贡布杀害
君坝俄合村工作队长昂旺多吉同志后
被解放军平叛部队击毙时人们发出的
欢呼雀跃声。昂旺多吉，理塘人，是君
坝乡干部，君坝俄合村工作队长，牺牲
时 40 余岁，是个和蔼可亲的好人。那
天，昂旺多吉同志去俄合村远牧场开
展工作，就被格沙马贡布盯上了，格沙
马 贡 布 表 面 上 是 一 名 老 实 巴 交 的 村
民，实际上他经常和躲在山里的叛匪
暗中联系，当时他想要一支枪，好和叛
匪们狼狈为奸，与人民为敌。而昂旺多
吉同志是工作队队长，平时外出开展
工作时几乎枪不离身。当昂旺多吉同
志走到半路时，就听见有人从他身后
大声叫他的名字。他回过头时看见是
格沙马贡布后忙问发生什么事情了。
跟踪昂旺多吉已久的的格沙马贡布一
边喘着粗气，一边装着非常焦急的样
子说：“你爱人在家里摔着了，情况比
较严重，你还是回去看看吧。”昂旺多
吉同志的妻子当时已身怀六甲，听到
这个消息后他非常着急，没加任何怀
疑立即往家的方向赶，格沙马贡布紧
跟在昂旺多吉身后，时不时还假惺惺
的说两句安慰话。当走到一个没有人
烟的山沟时，格沙马贡布从身后用石
头猛击昂旺多吉同志的头部，昂旺多
吉同志当场就牺牲了，而格沙马贡布
抢了枪以后便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昂旺多吉同志牺牲的消息传来时，群
众眼里满含热泪，默默煨桑祈愿，祈愿上
天惩罚凶手格沙马贡布。1962年，叛匪格
沙马贡布被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抓获并
处以枪决。

平叛工作取得了全面胜利。整个村
庄顿时像炸开锅似的沸腾起来。“共产党
万岁！毛主席万岁！”不少干部、战士、群
众眼含热泪忘我的高呼。此时的我在高
兴之余，又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在
心中默默地、一遍又一遍的念道：“战友
们我们胜利了！”

今天今天，，看见祖国各地欣欣向荣看见祖国各地欣欣向荣、、繁花似繁花似
锦锦，，人民生活幸福安康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在万分感慨之余想在万分感慨之余想
对我那些牺牲的战友们说句心里话对我那些牺牲的战友们说句心里话：：““战友战友
们们，，你们看见了吗你们看见了吗??这盛世这盛世，，已如你们所愿已如你们所愿，，
请你们安息请你们安息!!””

◎张建国

人说不到石渠，不知草
原之大。印象里蒙古草原一
马平川的平坦，特别是“大漠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广袤
空间之美令人无限遐想神
往；天山草原，牧马南北，森
林、湖泊、草原相间的耳目一
新更让人留连往返。但在我
来看，扎溪卡草原的美兼具
蒙古草原、天山草原的自然
之美，更为吸引人的是其独
具魅力的深邃内涵。

举目而视，坦荡无垠的扎
溪卡大草原总有“野旷云低
草”之妙。纵马狂奔，走到云草
接壤处，凭高一望，连绵的绿
草却在脚下又延伸到不知名
的遥远之处。

星星点点洒落大草原上
的帐篷人家，或白或黑、或大
或小，炊烟袅袅，乳香飘溢，山
歌悠扬……不失为另一种风
光，这既有别于南疆牧场，又
有别于北国风光的景色，在扎
溪卡却随处看见。

“哼支山歌，云儿都坠落
草间。挥动牧鞭，牛羊如云涌
过草滩。打马淌过四季，帐篷
炊烟飘香。”说到扎溪卡草原，
总能让人热血涌动。因为这里
曾是格萨尔征战的疆场，亘古
的风越过时空的界限，从北到
南，又从西到东，风中马啸声、
金戈声依稀仍在，让人不由自
主又回到雄风万年的远古时
代。现今，静默在风雪中的马
匹不再披挂上阵，失去了冲锋
陷阵的机会，或许也是一种遗
憾，但牧人血管中流淌的野性
仍一代代地延续。正如《康巴
汉子》这首歌中所唱，血管里
响着马蹄的声音。

草原是牛羊的乐园，草原
是牧人放牧的地方、追风的天
堂。特别是以康巴牧人自居的
扎溪卡哇（雅砻江源头的牧
人）更是钟情于这方魂牵梦萦
的金色家园。如果说海洋孕育
了生物，那么定是草原孕育了
牧人。牛场娃，是世人对牧人
野性美的褒扬，更是牧人们自
豪的称谓。生于草原、长于草
原，逝于草原，这是牛场娃一
生的写照。

大象无形。扎溪卡大草原
无愧大的美名。作为全省最大
的草原，大气磅礴不事雕琢，
这有一种大美不言的厚重韵
味。天透明得如一个空灵的蓝
色巨大水晶；云彩晶莹，如丝
如缕随风飘过头顶；舒缓、绵
延的雅砻江宛如少女的长发，
淌过点缀着金黄、深紫、粉红、
洁白等七色野花的绿草无垠
的草原；悠扬的牧歌，如云的
牛羊点缀金色的原野……梦
幻扎溪卡，如诗如画的意境在
25191 平方公里的大草原上
自然的展现。置身其间，眼、
耳、口、鼻、心，包括每一根毛
发所感受到的各种各样沁人
心脾的草香、花香、乳香混合
其间，让人不由自主醉倒在这
梦幻草原的怀抱。

圣洁的阳光总令人心情
灿烂地飞翔，梦幻的草原总会
让人脚步无限眷念。不说扎溪
卡草原四季变幻，也不说扎溪
卡草原朝辉夕阳，气象变化万
千，但只6—9月，扎溪卡草原
的美便使人闻而向往。这个令
扎溪卡草原沸腾的季节，扎溪
卡哇在这花的海洋、草的世界
里打马狂奔、载歌载舞，燃烧
激情、自由挥洒。蓝天、白云、
野花、绿草地，朵朵绽放如花
朵般的帐篷；歌舞、马队、酥油
茶、青稞酒，一张张阳光般灿
烂的笑脸——构成扎溪卡草
原最欢乐的海洋，让人心旷神
怡，留连往返。

草原念情

扫一扫
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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